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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期宁夏居住形式的演变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刘景纯

摘要: 宁夏地区历史时期人口居住形式的主体包括城居和乡居两种基本形式。乡居形式的出现和

中原地区在时间上没有明显的差别，但比城居形式出现的时间要早得多，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变化也

比较频繁。而城居形式的出现明显要比中原地区晚，在类型上主要有郡县体制下的行政城镇、军事城

堡和商业市镇三种类型。其中，商业市镇出现最晚; 郡县体制下的行政城镇居住形式在以后的历史运

动中基本稳定，变化不大; 军事城堡式居住形式在宋、夏和明代最为突出。城居形式和乡居形式在空

间分布上明显地受到当地自然环境的结构性限制，一些军事城堡则与具体的军事环境密切相关。在传

统农牧业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下，这种居住格局难以超越自然环境的总体限制，因而也不可能有实质

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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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形式是人类居住形态的表现形式。
在人类社会演进和发展的过程中，目前已

知的最基本的居住形式，有城居和乡居两

个方面。这其中，城居是一种较为高级的
居住形式，也是集中居住的一种居住形态;

而乡居是一种较为低级的居住形式，也是

分散居住的一种居住形态。在乡居形式中，
根据时代和环境的不同，在类型上有山居、
水居、平地居住等村落，或者其他功能或
文化意义上的不同的居住形态。它们的具

体内容，虽然因文化共同体的变化而发生

不同程度的变化，实际上也因地区环境的

不同而打上鲜明的地域特色。宁夏回族自
治区 ( 以下简称宁夏) 历史上长期处于边

塞重地，在民族构成上又是多民族聚居区，

历史上的居住形式如何? 它们与环境之间

有着怎样一种关系? 下面就此加以论述。

一、城居类型与时代变迁

像世界各地一样，历史上宁夏的城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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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晚于乡居时代，因为是边塞地区，其城

居的出现也较中国内地要晚得多。根据文
献记载，大约在西周时期，今宁夏固原地

区一些居民开始过上城居生活［1］，这些人

员可能主要是西周征伐猃狁时的军人，他

们所居住的城池，是周人在新占领的土地

上的创设。固原地区城居现象的出现，是
早期中原农业王朝在捍卫农耕文化的安全

性和因此而不断地向外扩张中将城居文化

传播或引入到这里的。自此以后，活动在
宁夏南部地区的一些部族也先后不同程度

地进入城居生活。春秋战国时期，今宁夏
境内生活着匈奴、朐衍、义渠、乌氏等部
族。匈奴、朐衍主要活动在宁夏北部地区，

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义渠、乌氏
分布在宁南固原及甘肃庆阳一带，春秋时

代尚是 “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的散
居状态，战国时代 “义渠之戎，筑城郭以
自守”，开始进入城居时代。秦惠文王十年
( 前 315 年) 征伐义渠， “遂拔义渠二十五
城”［2］，说明义渠国已经修筑了不少的城
池，义渠国内相当一部分人已经过着城居

的生活。秦昭王三十七年 ( 前 270 年) ，秦
灭义渠，将秦的疆界推进到昭王所修长城

一线。秦始皇三十三年 ( 前 214 年) ，又派
蒙恬北征匈奴，夺取黄河以南地区，自此

以后宁夏全境纳入中原王朝的领土范围。

与此相应，行政中心城镇建立，并在空间

管理上覆盖了宁夏全境。
( 一) 郡县制下的行政城镇

行政中心城镇设立的情况可分作两个方

面来看。首先是统一王朝的行政建制，具
体涉及秦、汉、隋、唐和元、明、清诸朝。

秦设立管辖宁夏南部的第一个、也是宁夏
境内最早被管辖的郡是北地郡。这是秦灭
义渠国后建立的一个郡级城镇，该郡以后

曾管辖义渠、乌氏等 15 县，但除朝那 ( 今
宁夏固原城东约 50 里古城乡) 一县在今宁
夏范围以内外，其余均在陕甘境内［3］。就

是郡城治所也在今甘肃宁县，因而从城居

方面说，与宁夏关系不大。秦始皇派蒙恬
北逐匈奴后，在黄河以南设立新秦中郡，

当时除今固原地区一部分属北地郡外，以

北的宁夏全境都在该郡的管辖范围之内［4］。

秦在该郡设置有 44 县 ( 一说 34 县) ， “为
筑城郭，徙民充之”。这些县可考见且分布
在宁夏境内的有: 朐衍道 ( 地望不明) 、朐
衍县 ( 今宁夏盐池县北柳杨堡乡张家场古

城) 、富平县 ( 今宁夏吴忠市西南) ，其余
大部分县的名称、地望因文献缺载而不明，

估计其中还有一些县是分布在宁夏境内的。

秦朝末年，中原离乱，这些地方又被匈奴

占据，以前的城镇多被摧毁殆尽。
西汉建立后，重建这里的政治秩序，并

在以前秦县的基础上重新恢复郡县制度。

后包括东汉在内，两汉时期这里分属于安

定和北地二郡。安定郡治所在高平，在今
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城关，下辖今陕甘、宁
夏境内 21 县，其中高平 ( 今宁夏固原市原
州区城关) 、朝那 ( 今宁夏固原城东约 50

里古城乡) 、参□ ( 今宁夏同心县东南) 、

眴卷 ( 今宁夏中宁县南) 、三水 ( 今同心县
下马关乡红城水古城) 等 5 县城，分布在
宁夏境内; 北地郡治甘肃庆阳西北马岭镇，

管辖 19 县，其中灵武 ( 今宁夏青铜峡市邵
岗堡西，东汉废弃) 、富平 ( 今宁夏吴忠市
西南) 、灵州 ( 今吴忠市古城湾附近) 、昫
衍 ( 今宁夏盐池县北柳杨堡乡张家场古

城) 、廉县 ( 今平罗县下庙乡暖泉村) 等 5

县分布于宁夏境内［5］。东汉时虽然个别城
市位置略有变动，郡治也有所迁移，特别

是中后期羌人屡次反叛，一些行政中心城

镇内迁。如果排除这些因素，那么稳定时
期宁夏境内的郡县级城镇当保持在 10 个
左右。

唐代全盛时期，据 《元和郡县图志》
记载，宁南属于泾原节度使，下辖原州

( 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城关) ，管辖 4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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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平高 ( 与原州同城) 、百泉 ( 今宁夏固
原城东约 50 里古城乡) 、萧关 3 县城分布
在宁夏境内; 宁北设灵武节度使，下辖灵

州管辖 6 县，即回乐、灵武、保静、怀远、

鸣沙、温池，都在宁夏境内，其中灵武在
开元 ( 713—741 年) 以后常为朔方节度使
治所。另 有 皋 兰 州 ( 治 鸣 沙 县 ) ，安 乐
州［6］，实有 10 座行政中心城镇。

元朝统治时期，宁夏分属陕西、甘肃两
个行省，甘肃行省境内黄河沿线有中兴州、

应理州、鸣沙州、灵州和定州 5 个州城，

下辖怀远、灵武、河渠 3 县，其中怀远与
中兴州同城; 陕西行省下设开成府路、开
成州、开城县 ( 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城
关) ，三者同治一城。另有广安州 ( 治今宁
夏彭阳县古城镇境) 、广安县 ( 与州同城) 、
隆德县，而开成西安王府位于开成府路城

以南不远处。开成以北至黄河以南，以及
河东至今盐池一带，当时是非常广袤的高

原荒漠草地景观，没有什么行政城镇设置。

全宁境内有 10 个行政中心城和 1 个王
府城。

明清时期，先是雍正以前至明代这段时

期，宁夏境内主要是边防区及其遗制，当

时的社会状态是一种以军人为主体的准军

事社会，行政建制相应的主要以卫所形式

存在 ( 后文论述) 。自明代以来持续稳定的
行政城镇大概只有隆德县，其他的几个城

也在后来都转化为卫所。雍正二年 ( 1724
年) 以后，重建府州县体制，北部宁夏府

下辖灵州、宁夏、宁朔、平罗、中卫一州
四县，宁夏、宁朔二县与府同城。雍正五
( 1727 年) 、六年 ( 1728 年) 又分设新渠、

宝丰二县，但乾隆三年 ( 1739 年) 大地震
后该二县被废，实际只存在很短的时间。

同治十一年 ( 1872 年) ，设宁灵厅 ( 治今
吴忠市西南金积镇) ，这样到清朝末年宁夏

府实有 5 个行政城镇。而南部固原州，清
初属于甘肃平凉府，同治十二年 ( 1873

年) 升为直隶州，下设平远、海城二县。
同治十一年 ( 1872 年) 又置化平川直隶厅
( 治今泾源县城) 。加上隆德县，实际有 5

个州县城。总合起来说，当时宁夏境内南
北合计约有 10 个左右的行政建置城镇。

综合以上论述，自秦国和秦王朝时代逐

步和全面在今宁夏境内建立统一的郡县制

以后，直到清代的 2 000 多年里，主要且强
大的统一王朝时代，宁夏境内基本的郡县

级行政城镇总体上维持在 10 个左右。这些
城镇在分布上南北略重，中间至东北盐池

地带中空，但南北两域城镇分布上略相平

衡。中部地区，包括固原以北，中卫、中
宁以南和吴忠、灵武以东至盐池以南之间
的大片地域，之所以始终是行政城镇分布

最稀疏的地区，主要原因是这里的高原荒

漠、草地景观与环境的严重制约和影响。

虽然 2 000 多年来古典社会生产力和经济社
会得到很大的发展，但传统的生产方式始

终很难突破这种天然的限制，以至于没有

得到大规模的有效的开发，进而影响到行

政城镇的发展。

非统一时期，包括三国两晋南北朝

( 由于西晋统一王朝存在时间短促，总体上

算在这一大分裂时期中) 和北宋、金、西
夏并峙两个时代。东汉以后，西部羌人不
断北迁、内迁，东北鲜卑相继南下，匈奴
遗部仍在不断活动，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

代，宁夏地区所属政权更迭变迁，曹魏、

西晋、前赵、后赵、前秦、后秦先后主要
控制宁夏南部地区，大夏、北魏、西魏、

北周先后控制宁夏全境，各地方政权在宁

夏的行政建置虽然屡有变化，但就核心行

政城镇来看，宁夏全境最多似乎没有超出

10 个以上，即灵州、鸣沙、怀远、历城
( 建安) 、临河、默亭、黄石、白池、高平
( 朔州、朝那) 、都卢等，在数量规模上基
本上没有超出统一王朝时代的行政城镇

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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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金和西夏时代，西夏控制着宁夏
的中北部大部分地方，北宋和金相继控制

过南部地区。西夏政权虽然在政区设置上
有所变化，但在主体上还是继承了唐宋时

期的郡县制度，据今人研究，州县主要分

布于宁夏平原的王畿之地，在此设有灵武

郡 ( 灵州) ，下辖定远、怀远、临河、保静
四县; 另有华阳、赤源二县也分布于京畿
所属南北不远地区; 在南部设有韦州 ( 今

宁夏同心县韦州镇) 。其他设置多为军事要
塞或军政合一的机构，具体位置多不明

确［7］。南部宋金辖区，由于这里是宋夏边
界地带，建置以军政合一的组织为主。宋
代的主要城镇有怀德军 ( 治今宁夏固原北

黄铎堡古城) 、镇戎军 ( 治今原州区) 和西
安州 ( 今宁夏海原县西安乡老城村) 。金统
治该地区以后主要城镇有镇戎州 ( 治今固

原) ，下设东山县 ( 在今固原以东) ; 德顺

州 ( 治今隆德县城) ，下辖隆德县 ( 治今西

吉县硝河古城一带) 和陇干 ( 与州同城)

二县。另有平凉府化平县 ( 今泾源县) 。这
样，南北合计总数约有 12 个左右。

综合以上论述，中国古代大的分裂时

期，宁夏境内疆土的归属尽管多有变更，

县级或者相当于县级以上的行政城镇的总

数大概也在 10 个左右，与统一王朝时期相
比，城镇的数量规模没有明显的变化。因
此，我们得出结论: 自中国古代郡县制度

设立以来，今宁夏境内县级以上城镇的建

置规模是比较稳定的，稳定的程度是县级

以上城镇基本上保持在 10 个左右。与此相
应，2 000 年间此类城居的表现基本稳定。
( 二) 军事城堡

军事城堡约兴起于战国时代，秦国及秦

王朝时代秦先后修建两条长城，一条是秦

昭王长城，一条是秦始皇长城。这两条长
城都经过今宁夏境内，只是行经地带有所

不同。大约从战国以后，秦国开始在一些
重要的军事交通要道和长城沿线的重要关

口设置军事城堡，最著名的如秦楚古道上

的武关，淆函古道上的淆关，晋陕黄河上

的临晋关，以及关中南通汉中的大散关。

尽管学术界关于上述诸关的兴筑年代尚存

在争议，但战国时代秦国在一些重要军事

通道已经修筑关堡却是不争的事实。在这
一背景下，宁夏境内长城沿线一些重要的

关口设置关堡应该是可能的。据今人研究，

今宁夏境内最早的军事要塞 ( 堡垒) 是战

国时代兴筑的 “西瓦亭 ( 今宁夏西吉县将
台镇明荣村) ”和秦始皇时代修筑的 “塞外
浑怀障 ( 今平罗县黄河东岸高仁镇附近) ”、
“神泉障 ( 今青铜峡市峡口黄河东岸) ”［8］。

前者在秦昭王长城防线上，后者在秦始皇

长城防线以内。西汉时期今宁夏固原地区
有著名的萧关，其具体位置学术界也存在

争议。总体而言，在秦汉时代，与郡县级
行政城镇相比，较为单纯的军事城堡数量

不多，它们零星地分布于宁夏境内的重要

关口和军事要塞。其居住主体是军人，人
数规模往往都不大。
与此大致类似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北宋以

前。北宋时期，由于宋夏之间长期对峙，

宁夏境内军事堡寨数量有了长足的发展。
据李华瑞 《宋夏关系史》一书的研究和整
理看，分布在今宁夏境内且位置明确或基

本明确的寨堡有 61 个，其他今地位置不明
的寨堡还有不少，估计其中相当一部分也

分布在今宁夏境内［9］。至于西夏国内的军
事城镇和寨堡，据有人研究也有不少，其

基本建置有监军司、军和城寨，只是其数
量和具体位置多不明确罢了［10］。

时至明代，宁夏境内再次迎来一个军事

城镇 ( 含堡寨) 高密集建置和分布的时期。
洪武九年宁夏设镇，弘治十四五年固原正

式建镇，今宁夏境内实际建置有两个重要

的军镇，为九边重镇的重要组成部分。军
镇之下一般设卫所堡寨等不同级别的军事

据点，它们共同组成一个准军事社会。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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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经过多年的建置和建设，宁夏境内堡

寨林立，蔚为一独特的居住景观。下面根
据弘治、嘉靖两部 《宁夏新志》的相关记
载，整理其军事城镇 ( 包括堡寨) 如下。

弘治 《宁夏新志》所载宁夏总镇属城:

平虏城、灵州城、宁夏中卫城、广武营城、

宁夏后卫城、兴武营城。所属关有: 河西
关、河东关、大坝关、镇远关。所属营堡
有: 汉坝堡、叶昇堡、任春堡、王宏堡、

王泰堡、杨和堡、河西寨、河东寨、李祥
堡、金匮堡、潘敞堡、陈俊堡、蒋鼎堡、

邵刚堡、林皋堡、瞿靖堡、李俊堡、王全
堡、魏信堡、张政堡、王澄堡、大坝堡、

宁化寨、靖夷堡、杨显堡、陶荣堡、镇北
堡、雷福堡、桂文堡、常信堡、洪广堡、

镇朔堡、高荣堡、姚福堡、周成堡、丁义
堡、李纲堡、张亮堡、谢保堡、宋澄堡、

玉泉营、威镇堡、黑山营、平羌堡、靖虏
营、安远营、定西营、太平营、永康营、

怀远营，团庄 280 处。

灵州守御千户所所领寨堡有: 枣园堡、

吴忠堡、会安堡、汉伯渠堡。属城: 大沙
井城、石沟城、盐池城、隰宁堡、萌城、

磁窑寨、清水营。嘉靖 《宁夏新志》记载，

又有金积堡、中营堡、秦坝关、夏家堡、

河东关堡、红崖站堡、半个城、马家园、

胡家堡为其所领; 属城也增加横城堡、红
山堡、红寺堡等三堡。

宁夏后卫 ( 治花马池) 属城有柳杨堡、

安定堡二堡。嘉靖 《宁夏新志》增加 “铁
柱泉城”，该城于嘉靖十五年由尚书刘天和
领导建成。
兴武营守御千户所属城有毛卜剌一堡。

另有天池寨，在花马池西 70 里、兴武营东
40 里。该城池高大，是成化九年徐廷章所
建，但嘉靖 《宁夏新志》不载此城，应该
是废弃了。

韦州城，洪武二十九年明封庆藩王于

此，庆藩王于此居住九年，后移居宁夏。

庆王移居宁夏 ( 今银川市) 后，留群牧千

户所官军驻扎在此，一方面护卫旧王府，

同时也从事牧养业。

宁夏中卫领有一关，名胜金关。属城
有: 广武营、鸣沙州城、柔远堡、镇靖堡、
镇虏堡、石空寺堡、枣园堡、常乐堡、永
康堡、宣和堡、宁安堡、威武堡。按嘉靖
《宁夏新志》记载，嘉靖九年兴筑宁安新
堡，则又增加一堡。在这些寨堡中，广武
营和鸣沙洲城是中卫所属城镇，其余 11 堡
为屯堡性质的寨堡。

南部固原镇的城镇堡寨，据 《明万历
固原州志》记载有 45 座，其名目分别是:

固原州、白马城堡、海剌都堡、下马关堡、
红古城堡、大湾川堡、镇戎所、平虏所、

西安州、开城堡、马家硖堡、马祥堡、满
受堡、马连川堡、扯木硖堡、高窑子堡、

彭阳堡、马圈堡、杨见堡、甘礼堡、庙山
堡、高山堡、李庄堡、毛家硖堡、苏什堡、

张洪堡、魏信堡、观音堡、李景玉堡 ( 以
上州属) ; 张义堡、沐家堡、古城堡、张玄
堡、杨名堡、蔡祥堡、李俊堡、平满堡、
双峰台堡、臭水堡、山城堡、杨郎中堡、

胡大堡、黑石头堡、马刚堡、任宏寨堡
( 以上固原卫属) ［11］。

根据以上诸志不同时代的记载和我们对

其不完全的统计，估计明代宁夏五卫之地

重要的军事城镇堡寨有 100 座以上，固原
地区的城堡数量也在 40 余座，二者合计的
数量规模比西夏时期同一空间的同类城堡

数量可能要多得多。嘉靖后期至万历以后，

宁夏境内可能还新筑了一些堡寨。乾隆
《宁夏府志》记载，古水城，万历四十三年
( 1615 年) 设兵把守，后来筑城［12］。类此
者可能还有一些，这里不必一一考述。

清代初年，除了一些废弃的城堡外，大

多数城堡被继承下来。康熙年间梁份西游，
著有 《秦边纪略》一书，其中讲到宁夏边
堡，尚有常家寨、古水井堡、中卫、镇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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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石空寺堡、枣园堡、渠口堡、广武营、
大坝堡、玉泉营、平羌堡、镇北堡、宁夏
镇、洪广营、镇朔堡、威镇堡、平虏城、

横城堡、红山堡、清水营、兴武营、安定
堡、花马池等 23 个［13］。乾隆 《宁夏府志》

记载，各州县所属堡寨: 宁夏县 21 个，宁
朔县 23 个，平罗县 62 个 ( 其中旧户占居
14 堡寨，其余 48 堡寨为新户，多没有建筑
城堡) ，灵州 36 个，中卫县 19 个［14］。诸州
县合计 161 个。需要说明的是，清朝建立
以后，满汉一家，海内清平，明代兴起的

不少堡寨就已经开始民堡化。主要表现:

一是堡寨驻兵越来越少; 二是一些堡寨不

再驻兵，纯粹变为民堡。 《秦边纪略》记
载，常家寨为民堡，不设驻防，渠口堡无

防汛，以及当时重要堡寨兵员很少的情况，

反映了这一变化过程的实际。又，乾隆
《宁夏府志》记载，平罗县所辖 61 个堡寨
中，其中 48 个堡寨都是新户所居，也多没
有城堡建筑，显然这些堡寨都是民堡，不

再具有军事性质。军事堡寨的民堡化是顺
应当时社会环境变迁而出现的必然趋势和

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清代中后期，

旧时代的军事城镇、屯堡等逐渐实现乡村
化，并演变为一个个的城村或村落。
( 三) 市镇等商贸性质的居民点

在我国古代，市镇从行政城镇中独立出

来并得到明显发展是从宋代开始的。当时
南方地区市镇发展甚为迅速，北方较为滞

后。宋夏对峙时期，今宁夏境内的北部属
于西夏国领土范围，南部以固原为中心属

于北宋的领地。当时两国之间的商贸来往
有三种形式: 一是贡使贸易; 二是榷场贸

易; 三是民间贸易。贡使贸易在京城进行，

榷场贸易则是在两国沿边重要城镇设立榷

场，交易活动在榷场中进行的一种贸易形

式。据研究，宋夏对峙期间，北宋仅在保
安军和镇戎军的高平寨设立过两处榷场，

其中镇戎军的高平寨在今宁夏固原市，保

安军则与宁夏没有关系。由此可见，贡使
贸易和榷场贸易都还是在行政中心城镇进

行的贸易形式。民间贸易一开始是以非法
的形式出现的，后来宋夏双方顺应民间贸

易往来的要求，各自在沿边堡寨或一些地

点设置 “和市”，即 “非官市者，听与民交
易”。与此同时，在民间贸易发展的基础
上，沿边 地 带 也 兴 起 了 一 些 定 期 市 场

“会”［15］，如咸平五年 ( 1002 年) 李继迁
在赤沙川、骆驼口 “各置会贸易”［16］。大
中祥符二年 ( 1009 年) 十一月，河东缘边
安抚司说，“麟、府州民多赍轻货于夏州界
擅立榷场贸易”［17］。这些由民间自由发展
或政 府 在 一 些 地 点 设 立 的 “榷 场”或
“会”，是单一的商贸市场、市镇的早期形
式。现有文献虽然不能够明证宁夏境内到
底有哪些这样的场所，但我们估计在其境

内存在着这样的居住形式。

元代控制这一地区后，这种性质的贸易

场所和形式应当是被继承下来的，遗憾的

是，元代文献甚少，特别是关于这方面的

内容更是鲜有记载，所以其详细情况难以

确知。明代，宁夏是边陲重镇，境内建置
的绝大部分都是卫所堡寨，市镇、市场多
依附城镇堡寨而设，独立于行政、军事城
镇堡寨的商业性市镇尚没有形成。到了清
代，海内一统，满汉一家，边疆社会在没

有紧迫的边防任务中平静地运行着。在这
种情况下，一方面旧日的军事堡寨逐渐民

堡化、一般社会化; 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的
日益增加、和平年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各
级城镇经济日渐繁荣，独立于地方行政中

心城市的市镇开始逐渐发展起来。乾隆
《宁夏府志》记载说: “宁夏府城，人烟辐
辏，商贾并集，四衢分列，阛阓南北，藩

夷诸货并有，久称西边一都会矣。平罗、

灵州、中卫城仅数里，多就通衢贸易，坊
市故不分载。各堡寨距城稍远者，或以日
朝市，或间日、间数日一市，或合数堡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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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一市，大抵米盐鸡豚用物而已。其布帛
什器犹多市于城。若灵州之花马池、惠安
堡，中卫之宁安堡，当孔道，通商贩，其

市集之盛殆与州邑等。”［18］这里说的一些堡
寨或者还处于初级市镇发展的阶段，它们

以 “或间日、间数日一市，或合数堡共趋
一市”，发展为一方的经济贸易中心。它们
的商业力量似尚没有发展为独立的定居群

体，除过交易日外，平时的市镇状态与一

般村堡没有多大区别，如果有区别的话，

可能也只是一些零星的店铺而已。因此，
严格地说，这种形式的市镇还不是独立的

商业市镇。而另一种类型的市镇，像上文
所说花马池、惠安堡、宁安堡， “当孔道，
通商贩，其市集之盛殆与州邑等”，则是真
正的独立的商业市镇了。这种情况在清代
前期已经形成，但总的数量毕竟不多。

二、乡居体制的时代变迁

乡居是针对郡县制度而言的地方社会组

织形式和居住形式，乡居的本质含义是村

落居住。从世界范围来看，村落居住形式
诞生的年代要远远早于城居的居住形式，

这一点在我国各地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宁
夏地区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约

距今两三万年前，今银川市东南 19 公里处
的水洞沟就有人类居住和生活，这就是现

在非常著名的水洞沟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址。
晚于这一时代的人类文化遗址在宁夏不少

地方也有发现，特别是新石器时代的遗址

分布更是不少 ( 见表 1 ) 。这些现象说明，
大约从这一时期起，宁夏境内的早期人类

已经逐步进入不同程度的村落生活。
表 1 表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晚

期，宁夏境内人类活动是连续未断的一个

过程，这些早期人类的社会组织经历了原

始群团、“血缘家族”、氏族社会和部落制
的发展历程。其居住形式以集中居住的村
落为主，房址有半地穴式、窑洞式和地面
房屋三种基本形式。这种居址形式在今宁
夏境内空间上的分布和异同虽然还不能明

确地揭示出来，但进入前国家时代 ( 或部

落制时代) ，地面房屋越来越多的趋势却已

显露出来，距今 5500 年 ～ 4900 年的隆德县
沙塘乡和平村页河子新石器时代遗址的 6
处白灰面房基大致可以说明这一点。前国
家时代，社会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各地

长期以来形成的部落集团征战不已，迁徙

不定。周兴华等以为，兴起于西北地区的
“炎、黄族”就曾活动于今宁夏中卫黄河以
南 “香山”为中心的地区，并且认为现存
于中卫的香山、大麦地和西山三个岩画区
的万余幅岩画，特别是其中的龙、蛇图腾
崇拜是其充分的证明之一［19］。这一观点虽
然尚不能认作定论，但上万幅岩画以及石

器时代以来众多的人类活动遗迹表明，这

里曾经长期稳定地生活着一个或数个较大

的氏族、部落或部落集团，他们过着较为
稳定的生活，他们的居住形式应当是集中

居住的村落。

表 1 石器时代宁夏境内的文化遗址与分布

时 代 文化遗址与遗址分布地 距 今 年 代 备 注

旧石器时代
银川东 19 公里处水洞沟遗址 2 万 ～ 3 万年

不是单一的旧石器文化，也有新

石器文化

固原彭阳县茹河流域、刘河等地

灵武横城堡、岭儿旧石器遗址

青铜峡市蒋顶乡贺兰山前台地鸽

子山遗址
1 万年

该期遗址在宁夏黄河沿岸各市县

均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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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新石器时代 海原县菜园村遗址 包括: 瓦 罐 嘴、寨 子 梁、切 刀
把、二林子湾墓地、林子梁、马
缨子梁等; 发掘清理出房址 13
座，主要是窑洞式和半地穴式两

种，以窑洞式为主

贺兰县金山林场遗址

盐池县官滩、硝池子遗址

同心县红城水遗址

西吉县兴隆镇西北 1． 5 公里的
遗址

隆德县风岭乡李世选村胜利队

海原县龚湾村河沟交汇的三角

地带

原州区河川乡店河村西北山坡

上、海家湾等地的遗址

彭阳县周家嘴头新石器遗址
遗址发现半地穴式房址一处; 属

于齐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类型

隆德县沙塘乡和平村页河子新石

器时代遗址
5500 ～ 4900 年

发现圆形或方形的白灰面房基 6
处; 下层为仰韶文化晚期遗存，

上层遗物具有齐家文化特征

中卫香山三眼井乡新石器遗址
马家窑、半山、马厂类型彩陶器
物皆有

据贠有强 《宁夏历史文化遗存和文物古迹》 ( 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 年) ，周兴华、马建兴 《塞上古
史钩沉》 ( 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 年) 相关内容整理。

前国家时代，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和

长江中下游不少地方都已经进入城乡统一

体的社会组织与结构性的居住时代，内蒙

古中南部地区也发现有不少仰韶文化晚期

和龙山文化时代的城址［20］，但在宁夏境内

至今尚没有类似的发现，历史文献也没有

相关部落都邑 ( 墟) 的记载，因此估计村

落是活动在这一地区的氏族、部落或部落
集团基本的居住形式。

进入国家社会以后，夏商周三代 1 300

多年间，由于当时比较强大的政治势力及

其活动主要集中在渭河流域的关中和黄河

中下游地区，宁夏地区的人类活动除了极

为宽泛的 “犬戎”、“西戎”、“鬼方”、“猃
狁”或 “熏鬻”等名号记载或与此有一定
的关系外，其他的记载几乎都是空白，这

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段宁夏境内先民的生活

和居住情景带来了难以克服的困难。不过
从情理分析，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活动在

这一带的先民，在没有十分重大的自然灾

难和外来部族广泛的种族屠杀的情况下，

是没有理由不存在和延续他们的生活的。

对于这两个条件，无论是历史文献、考古
资料还是地质史研究，都没有相关的结论。

因此，尽管 “犬戎”、“西戎”、“猃狁”或
“熏鬻”等名号显得过于宽泛，却难以掩盖
石器时代以来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众多土著

氏族和部落的较为广泛的分布与存在。他
们居住的基本形式应当还是村落，而村落

中的房屋构成不外乎半地穴式、窑洞式和
地面式三种房屋形式。这种情况到夏商周
时期大概还没有太大的变化。当时在宁夏
南部今陕西、甘肃交界地带居住着几个部
落方国: 一是周先公公刘在夏朝末年率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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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北迁所居的豳 ( 今陕西咸阳市旬邑县

西) ; 二是阮、密、共三国［21］。阮、密二
国分布在今甘肃灵台县境，共国在今泾川

县境。居于豳的公刘部尚处于聚族而居的
部落式居住形式，其生产、生活的组织形
式是以部落家族为单位的农村公社。而后
来的密、共二国已经是城国的居住形式，

其城址已经被考古所发现。

战国秦汉以后，随着宁夏被逐渐纳入中

原王朝的正式统治范围以内的过程的进行

和完成，郡县体制下的乡村居住形式作为

制度化的产物被日渐普及和组织化起来。

不过，直到元代及其以前，村落组织体系

虽然已经建立，但一直不大稳固，所以

《民国固原县志》说: “秦筑长城于义渠，

其进于村落之时欤。汉唐以降，密迩羌狄，

变乱迭兴，人民居处仍疏疏落落，飘摇不

定。”［22］造成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 ( 1 ) 历
史上这里长期处于中原统一政权的边缘地

带，同时又是北方、西方少数民族不断侵
入和建立地方政权的地区，统一帝国时期

的政治秩序、社会组织秩序和地方管理秩
序屡屡被冲击和打破; ( 2 ) 即使在一些统
一王朝时期，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和大一

统的需要，不少侵入、迁入或归附的少数
民族部落、民众以各种形式被安置在这里，

这些人中的一部分除了融合于汉民族中以

外，一部分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保留着
自己的部落或集团的居住形态; ( 3 ) 由于
地处边地，战乱频繁，历代统一政权苦苦

经营的一体化社会组织形式屡遭破坏，汉

民族人口稀少，在一些特殊时期，又经常

住有大量的军队，甚至在一些特殊时期实

际上形成一种 “城郡”、“城州”、“城县”、
“城军”的体制或居住形态，从而淡化了村
落形式的稳定存在和发展。下面就这几个
方面作些进一步的说明。
首先，关于这一时期，统一王朝郡县体

制下可能的村落情况。由于没有直接的村

落记述文献，不少情况主要建立在分析的

基础上来获得。西汉时期与宁夏相关的郡
有两个，一个是南部的安定郡，一个是北

地郡。根据 《汉书·地理志》记载，安定
郡下辖 21 县，有人户 42 725 户，人口
143 294口，平均每县约 2 051. 1 户，约
6 823人; 北地郡下辖 19 县，有人户 64 461

户，人口 210 688 人，县平均约 3 393 户，

人口约 11 088 口。如果除去郡县城所居人
口 ( 无相关数字) ，每个县的乡居人户大概

在1 000户 ～ 3 000 户之间。如果按当时一
般制度 “一里百家”推算的话，一县大约
只有 10 里 ～ 30 里 ( 村) 的样子。按照前文
所述，西汉稳定时期宁夏境内 10 个左右县
级行政单位的话，那么其乡居人户大约在

10 000 户 ～ 30 000 户之间，村落数量约在
100 ～ 300 个之间。西汉中期汉武帝北击匈
奴以后，匈奴远遁，宁夏北部又驻扎了一

些屯田军，所谓 “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
居 ( 今甘肃永登西北) ，往往通渠置田官，

吏卒 五 六 万 人，稍 蚕 食，地 接 匈 奴 以

北”［23］。东汉时期，由于羌人起义、迁入，

鲜卑族入侵，宁夏境内村落大多废弃，乡

居人口锐减。据 《后汉书》记载，安定郡
辖 8 城 ( 县) ，6 094 户，29 060 人，每县
平均 761 ． 7 户、3 632. 5 人; 北地郡辖 6

城 ( 县) ，3 122 户，18 637 人，每县平均
约 520. 3 户、3 106 人［24］。一县只有数百
户人，岂能谈到乡村的问题? 所以当时的

村落几乎荡尽，许多地方可能仅表现为

“城郡”、 “城县”的居住形式 。史载，永
平八年 ( 65 年) ，匈奴数寇边郡，“焚烧城
邑，杀略甚众，河西城门昼闭”［25］。永建
四年 ( 129 年) 羌人叛乱暂时平息，尚书
仆射虞诩上书要求恢复以前迁徙的安定、
北地等郡，朝廷派郭璜 “督促徙者，各归
旧县，缮城郭，置候驿”， “激河浚渠，为
屯田”［26］。灵帝时期，“幽、并、凉三州缘
边诸郡无岁不被鲜卑寇抄，杀略不可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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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27］。这些资料，一方面表现了西羌、

匈奴和鲜卑等部族的侵扰和杀掠及其所造

成的破坏; 另一方面却绝口不提村落情况。
而从南部陕甘一些人口稠密地方的情况看，

地方兴筑 “坞壁” “以保聚百姓”。永和五
年 ( 140 年) 今青海一带羌人反叛，“大寇
三辅，杀害长吏”，政府 “于扶风、汉阳、
陇道作坞壁三百所，置屯兵，以保聚百姓”

正是这种情况。［28］相比之下，宁夏境内人口
稀少，一县境内平均只有数百户人，最经

济的方式恐怕就是采取 “城郡”、 “城县”
的居住形式。这大概是当时文献但见城邑
不见村落的原因。

唐代是我国中古社会发展最为鼎盛的时

期。据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当时宁
夏境内有 10 个县级以上城镇。杜佑 《通
典》记载，灵武郡或灵州，领 6 县，12 090

户，53 700 人; 五原郡或盐州 ( 治今陕西
定边县) ，领 2 县，3 560 户，18 200 人;

原州或平凉郡，领 5 县，户 7 580，39 123

人［29］。若按县平均人户计算，灵州各县为
2 015 户，8 950 人; 盐州各县为 1 780 户，
9 100 人; 原州各县为 1 516 户，6 520 人。

各县人口都不足 10 000 人，如果考虑到城
居人口应当占有一定的数量外，那么村落

人口肯定还要少一些。若按 “百户一里”
计算，各县乡村里数就在 15 里 ～ 20 里之
间。当然，这是按人口全部村居来算的，

如果除去城居人口，各县里数比这个数字

要小一些。据此，唐代稳定时期，宁夏境
内理论上的村居分布和西汉时代相比没有

非常明显的变化。

其次，关于这里的政治秩序、社会组织
和村落体制不断被打破的情况。过去有人
研究说，从石器时代一直到中古时代结束，

宁夏境内一直是一个民族交往、融合和流
徙的大通道，这也就意味着中原统一王朝

正常的存在和发展秩序，经常被边地民族

的侵扰和劫掠所打破，进而在频繁的征战

和政治博弈中造就了人口的多民族性和居

住形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远一点的不说，
就商周以来的情况看，宁夏境内不同时期

活动的主要民族如表 2 所示。
表 2 宁夏境内历代主要民族

朝代 主要民族

商 西戎 ( 鬼方、猃狁)

周 义渠戎、乌氏戎、朐衍戎

秦汉 汉、匈奴、月氏、羌

魏晋南北朝
汉、匈 奴、鲜 卑、羌、氐、羯、
敕勒、柔然

隋唐
汉、突厥、敕勒、回纥、吐蕃、
吐谷浑

五代宋西夏 汉、党项、吐蕃、鞑靼、女真

元明 汉、回、蒙古

清、民国 汉、回、满、蒙古

资料来源: 陈明猷 《宁夏古代历史特点初
探》，《宁夏社会科学》1991 年第 1 期。

这些民族中，秦统一以前是不存在中原

政权统一的政治秩序被打破的问题，而是

相反，在秦统一过程中，原来居住和生活

在这一带的义渠戎、乌氏戎、朐衍戎相继
被征服，伴随着这些民族的被征服和他们

以及他们的土地被纳入秦王朝的疆土范围

以内，中原地区的华夏族人以各种形式相

继进入这里，这里原有的民族生存秩序被

破坏或改造，并在郡县制体制下逐步成为

中原王朝政治、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新秩序
的组成部分。随后，伴随着中原王朝国力
强弱的变化，王朝更迭及其所产生的社会

动荡与战争，活动在边地的民族不断内侵

和劫掠。这种情况在一些时期甚至非常严
重，从而一次次不同程度地打破原有的政

治、社会秩序，进而造成郡县体制下的村
落体系的不完整或者在一些地方的彻底

毁灭。
汉文帝十四年 ( 前 166 年) ， “匈奴单

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

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骑兵入烧
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单于留塞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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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余，汉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匈奴
日以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甚众……”［30］

此次单于率 14 万大军南下，经行今宁夏境
内固原、萧关等地，他们在长城以内活动
一月余后才出塞，其中破坏是不言而喻的。

东汉时期，活动在今青海、甘南一带的西
羌诸部多次反叛，他们以种族部落为单位，

数量有 150 余个，分散帐居，逐水草而居。
诸部间或联合或相互残杀，争战不已。明
初，先是叛乱于甘肃南部至兰州一线，后

不断北移，东汉中期日益强大，并进至安

定、北地、上郡一带，由此造成: “羌既转
盛，而二千石令长多内郡人，并无守战意，

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朝廷从之，遂
移陇西徙襄武 ( 今甘肃陇西县南) ，安定徙

美阳 ( 今陕西扶风县) ，北地徙池阳 ( 今陕

西泾阳县西北) ，上郡徙衙 ( 今陕西白水县

境) 。百姓恋土，不乐去旧，遂乃刈其禾
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31］很清
楚，与宁夏境内密切相关的两郡被迫迁入

内地，数百年来经营的村落体系遭到破坏，

很多地方甚至荡然无存，只能靠一些 “城
郡”、 “城县”来勉强维持 ( 如灵州等) 。

史学家范晔说: “故永初 ( 107—113 年)
之间，群种蜂起。遂解仇嫌，结盟诅，招
引山豪，转相啸聚，揭木为兵，负柴为械。

毂马扬埃，陆梁于三辅; 建号称制，恣睢

于北地。东犯赵、魏之郊，南入汉、蜀之
鄙，塞湟中，断陇道，烧陵园，剽城市，

伤败踵系，羽书日闻。并、凉之士，特冲
残毙，壮悍则委身于兵场，女妇则徽纟墨而

为虏，发冢露胔，死生涂炭。自西戎作逆，

未有陵斥上国若斯其炽也。”［32］陵夷至于魏
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板荡，五胡内迁，“西
北诸郡皆为戎居”［33］。当时，宁夏境内主
要由匈奴、鲜卑、羯、氐和羌人统治或占
据。他们以游牧生活为主，以部族、种落
为聚落，庐帐布野，村落荡然无几。这期
间，先后建立的政权除曹魏、西晋为汉人

政权外，十六国时期的前赵、后赵、前秦、
后秦和大夏国分别为五族胡人所立，后又

有北魏、北周依次更迭。战乱频仍，民生
凋敝，就是不同时期的游牧种落也都变化

频繁，迁徙无定。隋唐时期，随着国家的
再度统一，宁夏境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
秩序，包括地方行政制度和村落体系再度

恢复，但这期间先有突厥的不断侵扰，后

又吐蕃的长期占据，新秩序不但多次被打

破，而且长期不是很完整。陈明猷说: “在
唐朝收复都城长安之后的近 100 年之中，

宁夏南部原州和东部盐州等地，经常被吐

蕃军队所攻占。直到大中三年 ( 849 年) ，

吐蕃内乱，唐朝收复原州等地，吐蕃人才

撤出宁夏。”［34］宋夏对峙时期，宁夏南北分
别为两个政权占据，军事堡寨林立。元代，

虽然实现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但元初宁

夏境内破坏极其严重，有学者称，1226 年
成吉思汗征服宁夏，“它的领土变为无人的
荒漠，城市为沙所埋”［35］。后来虽经政府
大力经营，但除宁夏平原地区农耕经济经

移民开发和恢复外［36］，南部固原和六盘山

一带是安西王的封地，主要为蒙古人及其

军队所驻扎，虽然军队在这里也进行了不

少的屯垦，但总体上游牧活动占有较大的

比重。

以上情况表明，西汉时期因郡县体制而

建立的村落体系被冲击和打破以后，以后

近 1 400 年里，宁夏地区较为完整并持续稳
定的地方村落体系一直没有建立起来，这

种情况一直到明清时代才有所改变。
明清时代系统建立的地方堡寨及其民堡

化和村落化奠定了宁夏近现代村落体系和

分布格局的基础。陈明猷说: “宁夏北部人
口在明代最初 10 年里有过全出全进的大更
新。洪武三年至五年 ( 1370—1372 年) ，

明朝将宁夏境内全部居民迁往关中，一度

使宁夏府、灵州和鸣沙州等城成为空城。

而在五六年之后又大量迁进新的居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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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屯垦，军事卫所星罗棋布，从而奠定了

宁夏近现代人口聚落的布局。”［37］这一看法
是正确的。需要说明的是，明代宁夏境内
军屯的数量总体上要大于民屯，星罗棋布

的军事卫所堡寨主要是军士驻扎、守卫和
从事屯垦的堡垒，军士中固然有约 70% 的
人从事屯田，也有一定的 “军余”相伴，
但他们毕竟还不是一般的村民及其家庭成

员，这和一般情况下的城村或村落还不完

全一样。清朝建立以后，北方蒙古等部归
附，长期的军事对峙和战争基本结束，这

些军事卫所堡寨才顺应和平形势而日渐民

堡化，最后发展为一个个村镇，从而实现

了府州县体制下村落体系较为全面和完整

的建立。拿中卫来说，明代领 5 个千户所、
50 个百户所和 11 个屯堡。这 11 个屯堡分
别是: 柔远堡、镇靖堡、镇虏堡、石空寺
堡、枣园堡、常乐堡、永康堡、宣和堡、
宁安堡、威武堡、宁安新堡。另有属城广
武营和鸣沙州城 2 个城。［38］乾隆时期，中卫
已改为县制，下辖 19 堡寨，而明代堡寨和
属城都沿袭下来，其中威武堡改名为 “恩
和堡”，俗称 “四百户”。在此基础上又增
加了渠口堡、铁桶堡、张义堡、永兴堡、
张恩堡、古水堡等 6 堡。在这 19 城堡中，
只有古水、常乐、枣园、镇罗 ( 即明镇虏
堡) 、石空寺、广武营等 6 处驻有把总或游
击设防，其余都没有驻防兵，变为单纯的

城村［39］。道光时期这些堡寨除了个别废弃

以外，大多都沿袭旧堡而发展。不但如此，
围绕这些堡寨，散落的村庄也在和平年代

迅速成长。
散落村庄的扩展大概从康熙、雍正、乾

隆三朝以后逐渐进行。当时，社会承平日
久，地方开发日多，堡寨居民外出垦地置

庄的情况日渐增多，村落日渐发展。道光
《中卫县志》记载: 雍正十二年 ( 1734 年)
建环洞排泄红柳山之水，后又引七星渠水

浇灌白马通滩地，遂 “招两河各堡民领地
分垦，自红柳沟下至张恩堡，佃民随田置

庄以居，分九段。今则土地开辟，村落相
望。乾隆二十五年 ( 1760 年) 秋七月，始
于适中之恩棘段，因旧筑土垣，为设市集，

以便民交易焉”［40］。又，黄河以南香山一
带，“民资水草牧耕，多因山崖筑室，或掏
穴以居。旧有七十二水头，分东西八旗。
今生齒渐蕃，皆成村落”［41］。随着村庄的
扩散，原有的城堡逐渐发展为区域性行政

中心或商业贸易市镇，中卫县在道光年间

的地方市集分别在河南宣和堡、旧宁安堡、
恩和堡、鸣沙州、白马滩、张恩堡、河北
石空寺堡、枣园堡、广武堡［42］，并与周边
村庄和县城形成三级地方居住形式。这种
居住结构和形式已经非常接近现代地方居

住的基本体系了。下面就道光 《中卫县志》
所载庄村列表如下，以便更明晰地看到这

一点。

表 3 道光 《中卫县志》所载庄村一览表

庄村 位置 附属 庄村 位置 附属

马槽湖 县北 30 里 附本城 康家滩 附宁安堡

黑林滩 县西 20 里 附本城 孔家滩 附宁安堡

常家湖 县北 15 里 柳马滩 附宣和堡

倪家滩 县南 10 里 附本城 白马滩

姜家滩 附镇罗堡 黄辛滩 附鸣沙州

田家滩 附石空堡 野猪滩 附张义堡

蒲王滩 附枣园堡 乏马滩 附张恩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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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拜滩 附渠口堡 深井庄
西 10 里为靖远
县界，蕃户

东一旗

寺儿井 香岩寺山下 东一旗 官庄子 在寺儿井下 东一旗

苦水沙河 东一旗 韩锁井 东一旗

红泉庙 东一旗 大柳树 东一旗

罗全湾 东一旗 赵麻井 东一旗

骡马井 东二旗 羊儿水 东二旗

史家水 东二旗 骚羊水 东二旗

小柳树 东二旗 红圈子 庄南 15 里至靖远县界 东二旗

高泉庄 东三旗 张家窑头 东三旗

碾盘水 东三旗 孙家山 东三旗

放马岭 东三旗 吴布袋 东三旗

三岔沟 东三旗 乔家寨 东三旗

伊家寨 东三旗 杏树沟 东三旗

刘家山 东三旗 校尉川 东三旗

党家水 东三旗 红石堡 县南 30 里 西一旗

乱柴沟 西一旗 醮佛台 西一旗

高家水 西一旗 涧沟儿 西一旗

清土崖 西一旗 黄沙水 西一旗

铜场堡 西一旗 寺口子 西一旗

狼嘴子 蕃户 西一旗 甘柳树 西一旗

七棵树 西一旗 大涝坝 西一旗

土圈 西一旗 柴家畔 西一旗

西芦泉 西一旗 乱井子 西一旗

任厨寨 南 3 里靖远县 西一旗 土坡 西一旗

白土崖 西一旗 黄家套 西一旗

鸦儿崖 西一旗 韩祥水 西一旗

绽家水 西 10 里靖远县界 西二旗 车路沟 西二旗

罗锅井 西二旗 芦草井 西二旗

磨儿井 西二旗 高崖水 西二旗

周家寨 西二旗 牛条岭 西二旗

红寺台 西二旗 滚子井 南 5 里靖远县 西二旗

窑洞水 西三旗 蔺家寨 西三旗

高峰子 庄路南靖远县界 西三旗 景家寨 西三旗

三眼井 西三旗 张蛮圪塔 西三旗

新庄子 西三旗 黑龙井 西四旗

上下石棚 西四旗 韭菜沟 西四旗

白崖子 西四旗 新水村 西四旗

七眼井 西四旗 耍崖
县东南 230 里，
分三庄，皆回民。

附鸣沙州堡

康马头 近耍崖皆汉民 附鸣沙州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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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居住形式与地理环境

法国地理学家阿·德芒戎研究欧洲农村
的居住形式时说: “房屋是地理环境的表
现。应当把这个环境理解为自然和人文影响
的整体，它能决定农民采取这种或那种住

房。”［43］历史时期宁夏的居住形式也是自然
环境和人类社会文明共同作用的结果。就环
境整体而言，宁夏地处黄土高原地区西北边

缘，特殊的气候条件和地质地貌状况造就了

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交错带的地域特性。由
于这样的地域特性，历史上农业、牧业两大
文明在这里不断碰撞、冲突、融合或彼消此
长的运动过程，不断地扰动着当地社会生

产、生活方式的成果，以及社会物质文明的
表现———居住形式的稳定存在和发展，上述
两种类型的居住形式的时代变迁已经多少反

映了这一特点。造成这种变化的主体力量源
自不同时期社会控制力量的消长和政治环境

的频繁变化。在这种地理环境的影响下，居
住形式之间除了适应自然环境的居住形态在

不同的自然区域表现出不同外，同一地区的

居住形态在时间上的差异也是多变的。对
此，下面按两大类分别综合性地加以说明。
( 一) 城居与环境适应

与乡居村落相比，城居形式不但晚出，

而且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总体上要弱得

多，它更多地是人类在对社会环境适应中追

求安全需要和防卫需要的创造和表现。如前
所述，历史上宁夏城居形式主要有三大类，

即行政城镇、军事堡寨和商业市镇，其中行
政城镇自从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以后，一直是

比较稳定的城居主体形式。军事堡寨因为宁
夏地处边塞的原因，历史上诸多朝代在此多

有建置，但在规模上时有变化。而商业市镇
在宋代以后才比较普遍地从行政城镇中分离

出来，并随着农村商品贸易和日常生活的需

要而较多地发展起来，而至明清时期日渐发

展为较为普遍的一级居住形式。由于制度原

因或时代差异，在一些特定时期，还存在过

与一般行政城镇并行的分裂时期的都城或统

一时期的王国城邑等，前者如赫连夏时期的

高平、西夏时期的兴庆府，后者如元代安西
王府、明代庆王府和清代的特殊建置———满
城。这些城居形式的出现都不能认为是与这
里的自然环境有什么特殊的关系，主要是特

殊的人文环境和人力所为。当然，如是说并
不意味着这些城镇与这里的自然环境没有若

何关系，只是表明它们不是当地地理环境的

专制性所决定的一种必然现象。先秦时代前
期，这里还只是草原文明的世界，没有城

镇，尽管春秋战国时期受中原城居文明的影

响而有了城居现象，但也只是分布在南部边

缘与农耕文明的交界线上。关于它们的具体
形态和布局目前尚不清楚，但从义渠国一个

不大的游牧部落国家有如此众多的城郭

( 秦国曾一次攻取 25 城) 情况来看，它们
大概是一种类似部落方国或族国的居住形

式，这是防御中原王朝领土扩张过程中被迫

建立的城居形式，也是中原城居文明送给义

渠等国的一个无奈的礼物。自此，草原牧猎
环境的专制与开放率先在宁夏南部被摧毁。

随着秦汉帝国的领土扩张和占领，广袤无垠

的宁夏草原结束了自然主义的牧放时代，开

始被纳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农业帝国的版

图内，而行政城镇的移入则成为胜利者的光

荣与自豪。至于亘古未变的大草原在以后近
两千年间不断迎来了一批批它的掘墓人———

农人及其管理者。在他们的作用下，开发条
件优越的宁夏平原、清水河谷地等草地、疏
林景观率先变为农业景观。秦汉帝国的第一
批行政城镇就主要分布在这些地方。在以后
的日子里，随着农业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内地

移民的渐次迁入，农业景观的面积不断扩

大，这里因此而发展为比较稳定的农业经济

区，行政城镇就是依托这些农业经济区而建

立并主要分布在这些地区，这从秦汉到明清

时期行政城镇比较稳定地分布在这里可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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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充分的证明。这种分布格局显然是自然环
境和人文因素共同作用的环境整体所造

成的。

除了宁夏平原、卫宁平原和固原盆地
外，宁夏境内的其他地区多为黄土丘陵、沟
壑和山地环境。而苦水河、黄河以东属于鄂
尔多斯台地的组成部分，历史上毛乌素沙逐

渐南移，使这里处于沙漠和黄土混交的高原

草地面貌，降雨量稀少，人力灌溉条件差，

农业开发有限。即使这样，在一些局部地方
如盐池县北张家场古城为中心的地区，秦汉

时期还是形成了朐衍县城。据说这是朐衍戎
部过去活动和生活的地区，农牧业开发有一

定的基础，所以秦汉以来在此建置朐衍县

城。即便如此，在固原以北六盘山地以东，

中卫、中宁平原以南和宁夏平原以东的广大
地区直到晚清时期安置回民以前，一般行政

城镇的分布一直非常稀少。直到现在，宁夏
境内虽然已经建立了 20 个县级以上城市，

但这一带却还只有海原、同心和盐池 3 个县
城。因此，地理环境的专制性影响虽然不是
绝对的，但在一些地方的专制性影响在很长

的历史时期却是难以改变的，甚至是不可改

变的，除非是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而出

现了超越这一自然环境，或者新技术能够大

规模地利用和开发这样的土地资源的时代的

到来。

城镇位置在选择上比较普遍地受到自然

环境的制约和影响，特别是由于生活用水的

专制性要求，不少城池的位置选择在河流近

旁和泉水附近，这既是城镇选址的一般规

律，在宁夏境内也不例外，此无需多谈。只
是，宁夏在历史上长期处于边疆重地，一些

城镇堡寨的位置选择，除了考虑一般必要的

立城要素以外，军事因素常常起了关键性的

作用，宋夏或明代修筑的不少军事堡寨，除

了大部分因与环境整体因素关联而继承下来

以外，那些修在重要关口和军事防御重要线

路上的堡寨，特别是后来相继废弃的堡寨，

较多地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如位于盐池县
( 明代宁夏后卫花马池所在地) 西南约 90

里铁 柱 泉 古 城，这 是 明 代 嘉 靖 十 五 年

( 1536 年) 始营造的一座军事堡垒。之所以
建造这一城堡，是因为这里有一池神奇的泉

水。明人胡侍 《铁柱泉颂》说: “铁柱泉
者，渟泓奫沦，广百其武。历四序而盈科，

饮万骑以靡涸。兴武 ( 营) 之野，方数百
里，绝无水泉，胡马南牧，兹焉是赖。”［44］

管律 《铁柱泉碑》铭说: “……水涌甘洌，
是为铁柱泉。日饮数万骑弗之涸。幅员数百
里又皆沃壤可耕之地。北虏入寇，往返必饮
于兹。是故散掠灵、夏，长驱平、巩，实深
借之。以其婴是患也，并沃壤视为弃土百七
十年矣。”［45］ 《碑》、《颂》两文所谈泉水的
情况基本一致，应是事实。但 《碑》铭所
言 “幅员数百里又皆沃壤可耕之地”，并认
为此 “沃壤视为弃土百七十年”是因为明
代前期 170 年间忧患蒙古人南下牧马劫掠的
缘故，这是不符合逻辑和事实的。就逻辑关
系言，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诸朝
60 余年间，蒙古诸部南下并不甚多，明人
尚无需太多的忧患。至于蒙古人较为频繁地
从宁、延二镇之间南下，主要发生在河套蒙
古诸部兴起以后。因此，所谓 “弃土”并
不是管律所说的 “忧胡”所致，而是本身
的自然条件较差而长期无人问津，以至于铁

柱泉直到嘉靖年间筹划防务时才被 “发
现”，其贫瘠的环境和荒凉的程度可见一
斑。据此，所谓 “幅员数百里又皆沃壤可
耕之地”的说法实际上是不大符合实际情
况的夸张。而就历史过程看，明代以前这里
未曾有过城镇设置的记录，明代前期 170
年，特别是最初的 60 余年，如果这里果真
如管律所说是 “幅员数百里又皆沃壤可耕
之地”，为什么当时有条件开发这里而实际
上却没有开发? 答案非常清楚，就是因为这

里不是所谓的 “沃壤可耕之地”。2010 年 8

月 15 日，笔者前往铁柱泉古城址考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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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的景象是: 颓塌的城垣孤寂地躺在稀疏

的白草荒棘之中，城内外破碎的砖块瓦片俯

拾皆是，城内泉水已经干涸难觅，而在城东

门外数十步有一池塘，当地向导说那就是铁

柱泉，这显然是不对的。城周围数十里为黄
沙以及沙生植被覆盖，汽车穿行在沙地小道

上，比较艰难，甚至有些地段难以前行。站
在古城墙上，极目远眺，除了近城的铁柱泉

村十数间低矮的房屋外，人烟极少，远处更

看不到有村落和房屋。来去途中数十里的乡
路几乎看不到人烟。这是今天的情形，古代
的情况又怎能和今天相比呢? 对于这样的环

境怎能说是沃壤数百里? 因此，铁柱泉城的

修建纯粹是为了控制铁柱泉这一池泉水，使

它不被南下的蒙古人马所利用。从军事上
讲，它是要断绝蒙古人的水源补给，遏制他

们进一步南下劫掠。另外，在该城以南 100

里左右的 “梁家泉”也修上了城，用意与
此一样。这些在 《碑》、 《颂》两文中已经
谈得很清楚。

有些城池的位置选择与当地的特殊环境

有关，如张家场秦汉古城，其东北不远处便

是裸露的盐池。而古盐州城、明清花马池
城、盐池堡等都与盐业的开发、利用和管理
有着密切的关系。

宁夏境内城镇的形态基本上都是有城墙

围护的方形城，城墙和城内房屋墙体都是就

地取材的黄土，房顶材料如砖瓦、木材等，

都是当地提供的。城池在建造技术和总体形
态设计上与中原同期城池没有明显的区别。

从主体建筑材料来看，土城占到 99 ﹪以上。

历史上虽然也曾出现过石城，如明代满四曾

占据的石城［46］，但数量极少，即使在六盘

山山地，这也是一种特例。从秦汉时期张家
场古城遗址大量残存的砖瓦碎片看，秦汉时

期砖瓦烧造技术不但已经传播到宁夏，而且

烧造技术相当纯熟，当时城镇主要房屋屋顶

的建筑材料已广泛使用了砖瓦屋顶与装饰。

这种情况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因为少数民

族的侵扰或驻足或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上有

所打断或减弱，但这并不影响它的主流存在

和发展。拿西夏国来说，建立西夏国的党项
族本是游牧民族，在没有建国前以部落为单

位，庐帐为居室。在北迁和占据宁夏等地的
过程中，他们不但开始定居，而且也从事筑

城建设。1024 年李元昊的父亲李德明在今
石嘴山市惠农区庙台乡修建了一个城，该城

名省嵬城。宁夏博物馆经过对该城的发掘和
研究，发现全城很少见到砖瓦碎片，并据此

认定城内绝大部分为 “土建筑”，西夏早期
经济生活以畜牧业为主［47］。但随着李德明
和李元昊父子二代相继以灵州和怀远镇

( 后来定为都城，先后名为兴州、兴庆府)

为都城并进行大规模的工程营造［48］来看，

土城墙体、各种形式的砖瓦及其饰件和大量
木材的结合仍是都城建筑的主体，虽然这一

点因为历史上的破坏已经难以清楚地证明，

但从现存西夏王陵陵园内大量砖瓦碎片、砖
瓦饰件残片，以及可能是大规模木构建筑的

陵冢柱洞，都能够得到明确的印证。就是
说，经过了很短的时间，党项族贵族已经完

成从庐帐居住到土屋、再到公室等居住和营
造的过程，宁夏城居的历史再次回到以前的

主轨道上。这样的过程在宁夏城居史上因为
不同民族的入住曾不同程度的多次出现，但

文明的反征服过程却一次次使它与中原城居

文明的总体进程基本上保持一致。另外，像
中原地区广大城镇一样，城墙墙体包砖的情

况直到明代才在一些主要城镇开始进行，这

一进程也与中原地区没有明显的差异。

除了西夏都城兴庆府 ( 今银川市) 以

外，宋元以前，宁夏地区的城镇一般在布局

结构上比较简单。从现存古城址，如张家场
古城、黄铎堡古城、西安州古城、元代安西
王府城、韦州古城等来看，政府衙门或核心
机构常被一道内城墙或内城围护起来，从而

使政府机关与居民所住地区分开来，这一情

况在西夏统治的夏州城 ( 即十六国大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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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赫连勃勃所建的统万城) 也有非常明

确的表现，大概当时比较盛行这种做法。居
民区内，民房一般都是单面平房，较为低

矮，既保暖，也挡风。直到现在，一些老城
镇的旧房屋，如韦州镇古城址内还有不少这

样的房屋，显示了历史建筑与民俗的延续。

明代以后，这种区分和隔离的居住形式很少

见了，各级城镇中普遍盛行的是居民与各种

衙门机构交错的居住形式，并且各个居住单

元形成独立院落。如明代宁夏镇城，城内各
种居住单位或机构，如庆王府、帅府、总兵
官宅、太监宅、都司署、都察院、中卫、前
卫、城隍庙、文庙、木厂、射圃、都司马
营、草场等等，一般都是有围墙围护的独立
院落。与此相对应，城内形成不少的 “街
坊”: 熙春、泰和、咸宁、里仁、南熏、平
善、毓秀、感应、清宁、修文、乐善、广
和、备武、澄清、积善、众安、宁朔、永
康、崇义、镇安、慕义、效忠、遵化、养
贤、毓才、肃清、镇靖、凝和。市集分布在
这些坊间或大街上。［49］这种布局结构形式后
来为清朝所继承，除了部分机构和场所或名

号有所变更外，总的格局没有变化。与明代
不同，清代在宁夏城外还建有一个 “满
城”，这是专门为满洲驻军等人所建造的城
池，既体现了满人在清代的特殊地位，也反

映了他们对于汉族等人的戒备。该城雍正元
年建筑，位置初在宁夏府城外东北处，后因

乾隆三年地震废毁，乾隆五年移建至府城西

15 里处。新建城池高大，周回 7 里 5 分，

城墙 “俱甃以砖”。城池四门，“东曰奉训，

西曰严武，南曰永靖，北曰镇朔”。这一取
名鲜明地体现了朝廷在这一带的统治精神，

也展现了它特殊的地位和功能意向。城池在
建构上特别讲究它的军事性和防御性。城为
正方形，有 4 座城楼、4 座马道、4 门瓮城
与城门楼、4 座角楼、8 座铺房、24 座炮
台、24 道水沟和 1 道护城河，东、西、南、

北 4 个城门楼两边各有 2 个火药楼，与城内

其他 8 条街道相对应。这样的形象俨然是一
个巨大的军事堡垒! 城内东西、南北两大街
为主，三横三纵共 9 条笔直的大道将城内分
为 16 个相等的方形社区。街道命名，除南
北、东西大街外，其余 8 条街全部用 “正黄
旗、正红旗、正白旗”等正、镶旗旗号命
名。［50］所有这些都显示了非常严正的秩序观
念和警示作用，体现了乾隆盛世时期满洲人

统治的决心、力量和精神。回顾历史，蕴含
在满城中的力量和精神，似乎只有十六国时

期匈奴人所建的统万城可以与之相比。从这
一意义上看，它代表了帝国晚期宁夏境内传

统城池修筑水平的最高峰。

宗教建筑和居住景观是城镇稳定、变迁
以及居民生活与精神状况的重要标志，它虽

然在一定程度上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但更重

要的是服从社会需要的一种适应形式。历史
上，宁夏境内城镇的宗教 ( 包括民间信仰)

景观大体上有 6 种: 儒家孔庙、佛教寺院、
道教宫观、回教清真寺、基督教堂和一般民
间信仰庙坛等。儒家信仰从汉武帝时代起开
始以制度的形式在全国范围传播，此后在一

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虽然在边疆地区的推广

总体上可能比较薄弱，但在宁夏地区总体上

一直是当地社会的一种稳定、持续的社会信
仰，尽管其中存在着因为社会动荡而动荡的

情况。即使在这样的政治和社会动荡背景
下，不同时代的地方统治者及其城居民众都

不同程度地履行着儒家的一套治世原则和道

德伦理，因而使它一直处于儒学文明和信仰

的地理范围内。即使在党项族统治的西夏时
期，他们 “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
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

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51］，也
没有放弃和摈除儒家信仰。后来包括元代蒙
古人统治和清代满洲人统治都是如此。

佛、道景观最初主要在山林清净之地，
它们何时进入这里的城市，因资料缺乏明确

的记载，不甚清楚。但自西夏以后，随着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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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统治者的广泛推崇，佛教景观迅速在城市

及其附近建立起来，如兴庆府及其附近的承

天寺、高台寺等，韦州的康济禅寺等都是在
这一时期兴建的。另外，大概从唐代吐蕃占
据宁夏部分地区以后，这里开始成为藏传佛

教的影响地区之一，唐代佛教寺院兴建的情

况因文献缺载尚不是很清楚，西夏、元时
期，藏传佛教景观如韦州城西北隅的小白

塔、青铜峡市 “一百零八塔”、贺兰县的宏
佛塔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虽然只有韦州

城西北隅的小白塔建在城内。
回教寺是回族形成并定居宁夏城乡的历

史见证。学者普遍认为回族在元代开始形
成，并在西北广大地区定居下来。发展至今
日，宁夏成为我国回族人口分布最为集中的

地区。其城居情况，元代以前不甚清楚。明
代时，宁夏镇已有 “回回”［52］居住，城内
有 “回纥礼拜寺”［53］是为明证。清时宁夏
城内有 3 个清真寺: 一在静宁寺西，一在什
字北，一在镇远门南［54］。城市街道也有以
回族住户或坊寺命名的，如礼拜寺街 ( 在

镇远门南) 、纳家巷 ( 在镇武门东) 、礼拜
寺巷 ( 在南薰门东) 、中礼拜寺街 ( 在镇武
门东) ［55］。同治年间 ( 1862—1874 年) 回
民起义以后，一部分回民死亡或外迁，遗留

的部分人员，按照清朝的新政策，不允许他

们住在城内，回民城居的情况有所改变，直

到民国以后才逐渐改变过来。

基督教，唐贞观九年 ( 635 年) 由西域
传入长安等地，当时称景教，唐武宗会昌五

年 ( 845 年) 毁佛后，几乎销声匿迹。元建
国前，蒙古人西征后再度传入，并随着蒙古

人的南征和建国流入中国内地。按照陈垣先
生的研究，其传入途径是先于长城以北，及

嘉峪关以西，万里纵横之地，后随蒙古人南

下弥漫内地［56］。宁夏为边陲重镇，蒙古人
占领该地后，随军一部分基督教徒及其家属

可能留居于此。所以，元代初年马可波罗经
行此地，说有 “基督教堂三所”。此教堂或

在 “哈剌善”城，或在 “额里哈牙”州城。
据冯承钧注，前者或指贺兰山下离宫，后者

指今宁夏城，也就是今银川城［57］。不过，

明清以后基督教基本上退出了宁夏地区，很

少有文献再记及此事。

道教和一般民间信仰宋代以后在中原本

土有了很大的发展，宁夏地区虽地处边地，

但历来不乏汉族民众各等人口的分布，其信

仰也应是比较普遍的，只是由于相关建筑景

观比较少见，历史文献又缺乏这方面的记

载，其详细情况就难得确知了。明清时代各
种制度性、民间性信仰景观建设有了非常迅
速的发展，几乎所有府州县都建有大量的祠

寺庙观，如社稷坛、先农坛、风云雷雨山川
坛、文庙、武庙、关帝庙、厉坛、文昌阁、

魁星楼、城隍庙、八腊庙、马神庙、龙王
庙、三皇庙、三清观、东岳庙、火神庙、真
武庙等等，名目繁多，祭祀和崇拜对象非常

多样。据 《乾隆宁夏府志》记载，当时宁
夏府城有此类建筑 83 座，平罗县 14 座，灵
州 17 座，中卫县 34 座［58］。而宁夏南部固
原城及其近郊也有 38 座相关建置［59］。就其
和城镇的关系而言，大部分景观分布在城镇

及其近郊。当时宗教发展比较开放，儒、

释、道、佛诸家和地方民间信仰并行发展，

各不侵犯。不但如此，诸家合流的趋势和实
践也在一些景观场所和信徒住地有所表现，

现存中卫县的高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中卫高庙位于中卫城北隅，占地面积

4 100平方米，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庙内
砖雕牌坊上有一副对联: “儒释道之度我度
他皆从这里，天地人之自造化尽在此间。”
庙里供奉有佛、菩萨、玉皇、圣母、文昌、

关帝等，是一座儒释道合流的综合性庙园。

所有这些寺庙坛观和伊斯兰教清真寺一起，

组成了一个庞大的、信仰复杂的城市环境，

展现了官方到一般社会民众城市生活的社会

心理和精神状况。在这些城镇中，清代新建
的满城是个例外，城中除分布有几处关帝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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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的关帝庙外，其他信仰景观并没有建造，

鲜明地体现了清朝八旗军人生活的特质和追

求。总之，明清时代，宁夏地区的城居生活
总体上笼罩在人为所创造的神性世界的阴霾

之下，人性的光芒在很大程度上被禁锢，居

民生活除了衣食住行方面较为艰苦外，在精

神生活方面显得极其沉重。当然，这些并不
能代表地区城镇的个性特征，它是中华帝国

晚期城市生活的共性反映。从这一点讲，它
和中原地区也没有明显的差异。
( 二) 乡居与环境适应

乡居是与城居相对应的一种居住形式。

历史上宁夏地区的乡居形式有两大类: 一是

定居形式，一是非定居形式。定居形式是进
入国家社会以来居住的主流形式和常态表

现; 非定居形式在前国家社会是当地主流的

居住形式，在进入中原王朝统治体系以后则

成为一种非主流、非常态的居住形式。前国
家社会的情况，如夏商周时代的西戎、鬼
方、乌氏、匈奴、义渠等部族，他们以部族
为单位，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战国
时期虽然南部地区也出现义渠等部族模仿中

原王国筑城而居的情况，但大部分地区还是

处在游牧部族的控制中。中原王朝统一这一
地区以后，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改变了当地的

社会组织和居住状况。这两种方式一是通过
建立郡县制度，二是通过农业移民和屯地开

发。二者的统一及其长期发展，比较稳固地
建立了与中原王朝相统一的社会基础，从而

使定居农业逐渐成为当地主导的经济方式，

与此相应，村落也日渐成为主流的乡居形

式。但在 2 000 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里
长期处于中原王朝的边疆地区，它的北部和

西北部是茫茫的蒙古大草原和阿拉善草原，

西南过陇西地区又是青海草原和川西北山地

草原。受这种环境的天然影响，特别是历史
上经常面临游牧民族的侵扰甚至占领，非定

居的居住形式依然存在。 《汉书·地理志》

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

狄，修习战备，高尚气力，以射猎为先”。

曹魏初年，“西北诸郡皆为戎居”［60］。西晋
时期，就连关中地区百万人口中，也是

“戎狄居半”［61］。隋代初年，陇右地区 “俗
不设村坞”，“陇右之民，以畜牧为事”。［62］

因此，估计今宁夏不少地区也当与此相类。
历史上，活动在宁夏地区的游牧民族先后迭

有变化 ( 见表 2 ) ，其基本的基层社会组织
形式也大体一致，即主要以家族、部族、部
落联盟等形式存在和活动，居住一般采用

“庐帐”形式，这一居屋形式类似今天我们
熟知的蒙古草原上的蒙古包。西夏以游牧民
族占据宁夏，建国后一部分游牧民众还依然

采用这种形式， 《宋史》记载， “其民一家
号一帐”［63］，是其明证。史金波说，西夏游
牧民的居住形式是 “帐毡和毛栅”，也就是
帐篷，其大小以支撑帐篷的木杆的数量

( 如七十木、六十木) 来衡量［64］。 “庐帐”

式居屋最初在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中间实

行，后来随着国家社会的日益发展和社会管

理的日益加强，逐渐发展为定居或半定居的

“庐帐”，放牧业也逐渐固定在一定的区域。

西夏境内的游牧状况在国家建立以后可能以

这样的形式为多。这种发展过程和趋势显然
是受定居农业文明及其经营方式的影响所

致。大约到元明清时期，随着中央统治的日
益加强，特别是政府大力组织移民、招民，
以及军屯、民屯等形式开发当地土地资源，

扩大和发展当地农业经济，“庐帐”式居住
所依凭的游牧环境逐渐得以改变，这种居住

形式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消失。
定居的乡居形式是宁夏历史上乡居形式

的主流形态。按其性质和特点，可以分为农
业村落、民屯堡寨、官营牧马场等。

农业村落，特别是作为国家编户的村落

从秦汉以后可能比较普遍地发展起来，但由

于边地长期的战争的影响，在随后的若干历

史发展过程中一直不大稳定。同时，由于历
史文献记载的缺略，对于明清以前的详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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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我们尚不能获得清晰的了解。大致了解的
情况是: ( 1 ) 村落规模一般都不大; ( 2 )
村落有城村、非城村以及数户散居等三种形
式。村落规模不大，主要原因是边地人口稀
少造成的，另外与边地较长时期政治环境不

大稳定也有密切关系。民国 《固原县志》
述其村落情况，固原辖境辽阔，地广人稀。
四乡中，有十余家为一村者，有三五家为一

村者; 甚至一家一村，而彼此相隔数里、十
数里不等者。［65］城村的情况在秦汉时代大概
已经不同程度地存在了，来源有两种: 一是

秦汉政府移民实边，有组织地迁移内地民众

开发宁夏平原和宁卫平原一带，为了安全考

虑而建立的; 二是当时及其以后历代军屯基

础上形成的一些城村。元代初年，意大利人
马可波罗途经此宁夏向东走，他说宁夏以东

天德军 ( 今内蒙古托克托东西) 境内 “有
环以墙垣之城村不少”［66］。以此推测，城村
是历史时期农牧交错带上从事农业居民的一

种基本的村落形式之一，宁夏境内当不同程

度地存在有这样的城村。特别是明清以来的
一些民堡更是这一形式的典型表现。至于说
不少屯堡在后来也相继民堡化，并在清代中

后期多发展为各种级别的城村，在现在的很

多村镇中都能找到其间的延续关系。非城村
形式和散居民户两种形式大多分散于宁夏南

北各地，而散户更多地分散于南部山地。构
成村落的居室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没有多少实

质性的变化，仍然以低矮的平房和窑洞为

主。两种形式因村落所在地形状况，或二者
兼有，或以窑洞为主，或以平房为主。平房
是适应当地比较干旱的气候条件而形成的一

种房屋建筑形式。这是因为黄土高原上一年
四季降雨稀少，特别是宁夏中北部地区平均

年降雨量只有 200 毫米 ～ 300 毫米，加之，
当地地处干旱半干旱地区，缺乏较为粗大笔

直的木材等建筑材料，所以在屋顶处理上一

般百姓住房多建成平顶。又由于当地风沙较
大，为了防风、保暖，房屋建得比较低矮。
这种居屋建筑很早就为当地人们所认识，并

形成建筑民俗。如北周柱国大将军、原州刺
史李贤夫妇合葬墓出土的陶屋葬器模型

( 现藏固原市博物馆) ，说明这种平顶式房

屋在当时就是一般的居屋形式了。以后直到
明清时期，以及近现当代还在广大城乡不同

程度地普遍存在。
窑洞形式的居屋是黄土高原地区农村居

民比较普遍的居住形式之一，也是适应当地

环境的代表性居住形式之一。一来由于黄土
的特性，能够满足人们挖掘洞室; 二来窑洞

内冬暖夏凉，适应人们的需要; 三来，当地

气候干旱少雨，窑洞可以避免长期雨淋所造

成的毁坏。更重要的是，当地自然环境较
差，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力水平长期

比较低下，一般社会生活比较贫困，窑洞的

建筑成本很低。所以自石器时代以来，这种
居屋形式一直流行，明人杨一清说，“土人
以窑洞为家，乃其素习”［67］，即其反映。这
一情况，直到当代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逐渐退出

历史的舞台。
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天然的制约，长期

以来形成的村落依然比较广泛地分布于河

流、泉源附近，这一方面是居民生存的基本
生活用水的来源，一方面由于气候干旱，如

果没有水源，居民赖以生存的粮食生产、甚
至牧业生产都难以得到保障。水井虽然在历
史上出现得很早，但在这一带村落位置选择

的解放上依然没有表现出广泛而深切的影

响。如乾隆时代的盐茶厅 ( 今属中卫市海
原县) 地处六盘山山区，不少村落依山泉

水而形成。此录 《乾隆盐茶厅志》相关记
述，制表 4 如下，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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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乾隆盐茶厅志》记载海原县山村与泉水关系

地 名 泉水与村落生活、灌溉状况

五泉
源出华山，甘泉数十道，随地涌出。……本城及城南北之羊房岔、白家璈
口、王家庄、李家庄、五里墩皆赖之。

芦茨沟
沟南山巅有小泉数眼，水流不绝; 山根大泉一眼，阔丈有余，深倍之。回
民七十余户，皆赖山田以生。

大山口 有泉眼十七眼，旧为本城及庙山、牛房三堡十九庄浇灌之用。

小山儿 有泉十余眼，不择地出，虽沙土壅塞而激射自如。

安桥门
山峡中有大泉一眼，小泉七眼。又西半里为茨沟儿，大泉仅二眼。两水会
于干沙沟，灌溉七庄地亩。

山汊河 河内皆乱石，石中有大泉二眼，出水胜于诸泉，而待泽之村庄已多。

菜园 平地大泉一眼，小泉三眼。去菜园十里余，曰陡沟儿，皆须此五泉以活。

东河、西河

西安州南十余里，地名芨冲山垴，有泉五眼，水流不竭，州人称为东河。
西安州南十余里，地名堡子台、齐家湾，有大泉一眼，小泉五眼; 又刘家
湾大小泉十眼; 狼沟儿泉四眼; 张家湾大小泉十三眼; 以上各泉皆在干河

之内。北流三十里，州人称为西河。沿河村落并西安州新旧城皆沾足焉。

蒙古堡

西南四五里有泉之处: 一曰龙官沟，一曰挖狼沟，一曰深沟，一曰毛草滩，

一曰窨子沟门，各有大小泉四五眼、十余眼不等。……其水皆入干河，自
南而北，河东西村落二十余处，皆资利赖焉。

芦沟堡 南有大泉一眼，浇灌堡十余里。

乱泉子 有泉数十眼，乃十庄用水之地。

郝家沟 有大泉一眼，亦有小泉一眼。二泉合流六十余里，至双河堡而式微。

甜水河 在红古城西门外，味甘可饮，且便于灌溉，居人引之以种稻。

资料来源: 《乾隆盐茶厅志》第七卷 《水利》，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 年。

由于宁夏地形的基本构成是宁卫平原

以南以山地丘陵为主，宁卫平原、宁夏平
原沿黄河分布，而黄河以东至盐池县又是

鄂尔多斯台地，即沙漠草原景观。所以自
古以来，村落就比较集中地分布在平原地

区和河谷山地一带。唐人韦蟾 《送卢藩尚
书之灵武》诗说: “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
江南旧有名。水木万家朱户暗，弓刀千骑
铁衣明。”明人诗说: “会看居上人烟胜，
鸡鸣犬吠闻边陲”; “路入灵州界……禾稼
碧连空”。［68］主要都是就平原地区而言的。
河东地区虽经历代不同程度的驻军和移民

开发，但总体上村落的分布还是比较稀少

的，并且这些村落与河流、泉水的分布密
切相关。
明代今宁南地区有不少地方是国家和一

些藩王和公侯的牧马草场分布地，其中直

接管理和从事牧马、养马的民众、军人，
多以堡寨或村居形式，分散居住于牧马场

中。先是庆王朱栴的牧地设置在今同心县、
下马关和韦州一带，专设宁夏群牧千户所

守卫并从事牧放。永乐四年 ( 1406 年) 以
后政府开设陕西、甘肃两个苑马寺，“每寺
统六监，监统四苑”［69］，其中长乐、灵武
二监下辖开城、广宁、黑水、清平、万安
等苑，俱在平凉府固原州地方［70］。这些苑，
初 “多不曾修建衙门、城堡，及虽有城堡，
年久坍塌，又皆无营房、马厩。苑官多僦
屋而 居，或 宿 窑 洞。所 养 官 马 昼 夜 在
野”［71］。后经杨一清整治，先后规划修建
城堡、马厩营堡等，形成固定住所。今海
原县、西吉县一带，从明初以来先后沦为
诸藩王的牧场。 《乾隆盐茶厅志》记载:
“厅地自太祖时以赐楚、沐、韩、肃诸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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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为牧场。……明洪武三年 ( 1370 年) ，
以西安州、五源川等处十八堡赐楚王为牧
地，而海喇都与焉。沐家营、小沐家营，
沐藩得之; 韩府湾等处韩藩得之; 群牧所

等处肃府得之。”［72］在这些藩王牧场中，楚
府以西安州、海喇都为中心，牧马营地有
军校 2 000 余名; 黔宁王沐英以沐家营 ( 今
西吉县) 为据点，占据平凉西北大片牧场;

韩王府以海城县李旺镇韩府湾为基地，肃

府占据西吉县西南大片牧场［73］。各藩王、
公侯府各自建置营堡，以军人或各色人等

牧放其中。清代建立以后，牧场时代结束，
这些地方也先后得到开发，至乾隆时期，

“迨 今 百 年，户 余 十 万，口 不 下 百 万
矣”［74］。此说虽然不免有所夸张，但亦反
映出生民的成长和村落日渐稠密的趋势和

状况。
总之，在传统农业时代，宁夏地区乡居

社会是以定居农业为主体，并辅之以一定

数量的家庭畜牧业的村社性质的社会。居
民居住的基本形式是村落，村落因其形成

特点的不同，不同程度地存在有城村、一
般村落、堡寨村落等多种形式。这些形式
都比较强烈地依赖于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一

定时期的社会需求。明清以来，随着社会
的基本安定，特别是清代以来比较大规模

的地方开发，人口数量急剧增长，村落规

模日渐扩大; 随着水利灌溉事业的日益扩

展，村落在空间上不断得到解放，并沿着

灌区的扩张不断伸展，村落数量不断增长。
但这样的发展，依然没有，实际上也不可

能从根本上摆脱对于自然环境的依赖。表
现在居住形式上，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

得到实质性的改变。这是传统农牧生产方
式及其发展程度，以及当地自然地理环境

相互作用的必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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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sidence Types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Environment in Ningxia in History

Liu Jingchun
Abstract: The main residence types in Ningxia are city － resided and villeggiatura in history． The
existence of villeggiatura in Ningxia and the Central Plain is nearly at the same time，which is a little
earlier than the city － resided，and is changed frequently later． While the city － resided type obvi-
ously exists later than the Central Plain with three main types of administrative town，military castle
and commercial town under the prefecture － county system，in which the commercial town is the lat-
est to occur． The administrative town changes little in the later historical movements and the military
castle is the major type in the Song，Xia and Ming dynasties． The divisions of the city － resided and
villeggiatura are obviously affected by the local environment，while some military castles are affected
by the military environment． These residence types are limited by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under the
economic system of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so no real changes happen．
Key words: before the Qing Dynasty，Ningxia，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 resided and villegiatu-
ra，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residence types and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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